
今 年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年。

75 年 风

雨 兼 程 ，75

年 砥 砺 奋

进 。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坚

强领导下，亿

万 人 民 书 写

了 国 家 和 民

族 发 展 的 壮

丽史诗。

为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 年 ，《甘 肃

日 报 》推 出

“我和我的祖

国”——庆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 年 主 题 征

文活动，热情

讴 歌 神 州 大

地 波 澜 壮 阔

的沧桑巨变，

生 动 讲 述 陇

原 儿 女 追 赶

时 代 大 潮 的

感人故事，展

现 个 人 命 运

与国家命运、

民 族 命 运 密

不可分、休戚

与 共 的 家 国

情怀。

即日起面向广大作者征集优秀散

文、诗歌、报告文学作品，来稿要求原

创，内容真实，未公开发表过，散文篇

幅 3000 字以内，诗歌作品 50 行以内，

报告文学 6000 字以内。优秀作品在

《甘肃日报》“百花”版刊发。

本次活动由甘肃红川酒业有限责

任公司协办。

截稿日期：2024 年 9 月底。

来 稿 请 发 至 邮 箱 ：gbzhlin@126.

com，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我和我

的祖国”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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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一路西行，远远便可见崆峒

山绵延起伏的淡淡轮廓，隐没于烟白

色的晨雾中，犹如一幅丹青水墨图远

远垂悬于天际。

一路由远及近，雄伟浑厚的山势

愈加明晰，渐渐将全貌呈于眼前。

“既有北方山势之雄，又兼南方

山色之秀”，是人们对这座西北名山

的赞誉，而这崆峒秀色，至少得“绿”

馈赠五分。

虽则是北方独有的，起势纵横、

疏朗磊落的山的形貌，却也是由绿意

披就，翠色妆成的。漫山遍野的绿树

青松生长在山的各处，一簇簇、一团

团，或浅青，或深碧，或墨绿，如铺开

的锦缎般绵延不绝。

下了车，扑面而来的浓重绿意更

是一下子就撞入了眼帘。这绿，堆堆

叠叠、垒垒重重，厚重却又不失清新，

浓浓淡淡、层层染染，繁盛却又不显

纷杂。

这正是我最熟悉，也最喜爱的崆

峒绿。

站在山下，看着一身青绿的崆峒

山英姿耸立、俊秀伟丽一如往昔，心

中顿觉亲切，正是“我见青山若故人，

峰峦照眼自相亲”。

步经一旁的胭脂河，听着耳边流

水潺潺，看着眼前绿意盎然，还未登

山，已心旷神怡。

步移景换。沿着后山拾级而上，

这崆峒绿，便又换了一种绿法。若说

先前看到的是山势山貌经浓重渲染

后的浑然一体之绿，而现在映入眼中

的便是青枝碧叶的细微点滴之绿。

日光已盛，行走在登山石阶上，

不仅不觉阳光刺目，反倒落得满眼清

凉，只因石阶以外皆是树，人行山中，

如漫步森林。

繁盛的绿叶遮蔽了暴烈刺目的

阳光，自下向上望去，这些树木的躯

干和枝条仿佛全覆着一层深色的阴

影，但叶子全然不一样，洒漏下来的

阳光照亮了每一片绿叶，这青翠的叶

片以蓝天白日为底色，在或曲折，或

挥洒，或浓墨，或清淡的枝条上舒展

着，每一片都绿得那么透明、那么鲜

亮、那么生动，阵阵风过，只觉满目浮

翠，涌动不息。

绿叶随着阳光折射的角度，也呈

现出不一样的绿来。一眼望去，多是

鲜绿色，其间，有的偏黄绿，有的偏果

绿，每一片都绿得精神抖擞，绿得仿

佛刚新生出来，未曾沾染一点点尘

埃，在阳光的沐浴下犹如碧玉宝石般

熠熠发光。

而除了这鲜绿的主色外，还有黛

绿、水绿、烟绿、翡绿……皆因树种的

不同，叶的绿也各有不同。

山中的绿，是浮动的、轻灵的绿，

风过处，带着一点飘飘的模样，颇有

点出尘的意味，与山貌持重沉稳的绿

相较，有着截然不同的分别。尤其在

有些不那么显眼的山坳里，你能瞧

见，那一片片叶子仿佛静止似的浮在

半空中，在阳光的穿透下，剔透空灵，

勃勃生机中似带着灵性，如同童话森

林里的精灵。

山 路 回 旋 ，遍 处 绿 翳 。 登 到 山

高处时，已是一片豁然开朗，少了浓

荫的遮挡，阳光灿烂夺目，仰头便是

湛湛蓝天，俯身可见绿峦起伏，既享

受了登山途中的美景，又体会了一

览众山小的畅然快意，这就是登山

的乐趣。

人生旅途，亦如登山，既有登至

顶峰的快意，也有步步皆景的情趣。

如有心之所向，也只需关注脚下，踏

稳每一个台阶，步步向前，自会去到

想去的地方，也不会错失这一路的大

好风景。就像这山中的苍枝绿叶，在

这岁月流转中依然无惧风雨侵蚀，自

顾自地生发着，而我们不仅受到了这

生生不息的力量带给我们的启示，也

自这崆峒绿中领略到了天地间的大

美无言。

崆峒山曾有仙人广成子驾玄鹤

云游至此修道的传说，《庄子》中也曾

记载轩辕黄帝三次登山向广成子问

道的故事。曾几何时，仙人玄鹤渺然

飞去，徒留一段故事传说。而如今，

河添清碧，山焕新绿，引得游人白鹭

翩翩而来。

这一抹接续千载的崆峒绿，早已

经植在了人们的心田。

□
邹
海
洋

青
绿
崆
峒

山梁的道路都有些相似。在雷

大梁上，绕来绕去，感觉像总在重复

来路。

雷大梁是静宁县南部最高的山

峰，是县里苹果的主产区之一。

这次我到来时，苹果已经采摘过

了。隐藏在大地深处的是洋芋，迎风

站立着的是玉米。

洋芋蔓倒伏在地上，泛着凝重的

青光，护佑着埋在土中的果实。它们

和 铺 在 山 野 里 野 草 的 色 泽 浑 然 天

成。我们谁不敬畏养育我们的口粮

呢。这里的洋芋淀粉足、个头大，它

们通过四通八达的道路，和苹果一样

送到了大城市的超市。

玉米是近些年才大面积推广种

植的。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知

道那些稠密种植在土地上的玉米，它

们名称叫做“饲草”，专门供应发展起

来的肉牛养殖。那些按照行距严格

种植的，才能产出颗粒丰足的棒子。

一路沿雷大梁走来，饲草玉米缠山绕

梁，而行距规整的玉米，尽悉种植在

连片、平整的土地上。

掰 玉 米 的 人 不 多 ，但 还 是 碰 到

了。一辆农用三轮车停放在地埂边，

车厢的沿子上，摆着露着镶满金黄的

玉米。我喊了一声，从农用三轮车后

面站起来一位大哥，大哥又喊了一

声，从玉米地里走出一位小伙子，手

里还捧着几只玉米棒。小伙子戴着

顶黄色遮阳帽，一笑，灿烂得像地埂

边的野菊花。

小 伙 子 叫 李 龙 龙 ，大 哥 是 李 龙

龙的父亲。他们父子的话不多，问

一句答一句。聊天中知道，他们家

在雷大镇下面的仁大镇，开着农用

三轮车走的话，至少也得跑上两个

小时。

“挺远的”，我说。

李龙龙说，他是园艺果树专业的

大学生，毕业后曾在一家果树研究所

就业，工作不错，收入也行，可他还是

回到老家。他在自家的果园里种下

了一行行苹果苗。“一样是种苹果，在

哪里不是种呢？何况是在老家的土

地上”，李龙龙说。

李龙龙的回来，或许让一些人难

以理解。但他的父亲对儿子的选择

有信心。他指着地埂下的土地说，刚

开始，就对娃娃的事情支持着哩。现

在的政策好，我们在雷大梁上流转

500 亩地，买了翻耕机，没日没夜地

翻耕，这才有了能长庄稼的土地。

此刻，阳光照耀。李龙龙看着远

处，他身边的这块土地，成行的玉米

士兵一样挺立着，他和父亲一起翻

耕、下种、覆膜，盯着它们发芽、拔节、

抽穗、成熟……土地不哄人，有劳作，

必有回报。

李 龙 龙 朝 山 梁 上 比 划 了 一 下。

这里，那里，是一片玉米地……

在玉米地头，长了三两棵柳树，

柳树的下面，正是一簇簇野菊花。这

让 单 色 调 的 玉 米 地 色 彩 丰 富 了 许

多。可能没有见过山野的人会在惊

讶之后迅速掏出手机拍照，而经常走

进田间地头的人不会。当然，我是拍

照了，拍的是停放在地头的一辆拖拉

机。拖拉机用遮阳网苫着。李龙龙

说，这辆拖拉机很辛苦，除了耕地，还

要播种。

李龙龙说，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那

辆农用三轮车，它不单运输化肥、地

膜、果实，还是他们父子从雷大梁返

回仁大镇老家的主要交通工具。为

了侍弄农田，他们父子经常很晚才回

家。走夜路，他们不怕，怕的是山梁

上的野物——从开始播种到秋收，总

有拖家带口的野猪，跑进玉米地肆无

忌惮地毁坏。这叫我想起写给他的

一首小诗的结尾：

和野猪对峙，时间长了

黑夜习惯了也接纳了龙龙

龙龙也就成了着铠甲 、带光明

的人

我相信，李龙龙必定会成为着铠

甲、带光明的人。

□ 李新立

雷大梁上靖远新貌

八百年来靖乐滩，

巍然七馆镇安澜。

晨钟暮鼓余音袅，

游目骋怀且解鞍。

武山行

武山端午访龙台，

花海可惜未盛开。

探秘寻幽盘亘道，

清风明月入怀来。

白银公司观感

薄如蝉翼质为铜，

细比青丝百炼功。

历历辉煌犹在目，

如今借势展雄风。

□ 秉 俊

七绝三首

还没走进礼县，就闻见一股股苹果

花的香气，海浪一样翻涌而来；一走进礼

县，就仿佛忽然掉入无边无际苹果花的

海洋。

这是五月的礼县。

天礼公路进入礼县，就沿西汉水一

路向西。透过车窗，可看见一片片苹果

园里的一树树白花像稠密的雪柱闪逝

而去。停车细看，可见苹果树上白色、

粉红的花瓣，似一树一树扇动翅膀欲飞

离枝头的蝴蝶。

车继续行驶，两边的苹果花海浪一

样向后奔涌而去。花，就成了涌动的海

洋，汪洋恣肆，连天接地。就连不时闪

现的村庄，也一同裹挟在花的海洋里。

疾驰的车子，就像是花海里犁出一道踪

迹，车不停，花海也就仿佛没有尽头。

随心走进任一处果林，便可近距离

观察到一朵朵花开的胜景。苹果花大

多是白色的，少数花朵为浅红，或白里

透红。白得如玉、如奶油般清纯，红得

粉嘟嘟似婴儿的脸庞般细嫩。苹果花

是一朵朵开着的，可那一朵一朵的、一

树一树的、一片一片的、一梁一梁的、一

沟一沟的花香，聚合到一起，直叫人觉

得再宽广的胸怀都装不下这么汹涌猛

烈的浓香，只吸一口，便如饮了烈酒，叫

人如醉如痴，甚至想让自己也变成这花

朵的一瓣。

再登高一点，走上山梁，便可看见四

周的梁峁、沟壑，目力所及的地方全是苹

果花。你看左面山梁，苹果花就开到左

面山梁；看右面山坡，苹果花就开到右面

山坡；望到哪儿，苹果花就开到哪儿，你

仿佛根本无法从这花海里走出去。

苹果的花期是短暂的，大约十余天

就凋谢了，那么大的一场花事，很快就

结束，仿佛它的盛开，只是为了匆匆走

完一个过程。紧接着，几场风雨，一两

个阴晴，就会看见每一朵花上会结出小

小的青果来。这所有在冬季里的寒摧

冷冻、阳光下的光干秃枝，都是养精蓄

锐，都是为了孕育这一场盛大的花事，

为了抵达它最后的结局——结出红红

的果。

再过些时候，大约到了九十月间，这

10万亩林带里的苹果树，将会硕果累累。

那一树树、一片片、一山山、一梁梁、一沟

沟、一壑壑的红苹果，又会将礼县变成一

个红色的海洋。秋风吹过，果香万里，车

水马龙，买卖不绝，果农们沉浸在收获的

喜悦中，这一刻的人和物，又沉醉在一年

一回的倾情相悦中……恍然就觉得，这苹

果的花开，到底与别的花开不同。

□ 式 路

花香十万亩
春夜的碎雨

敲打着梦中的树枝

让我想起

雨中吟诵的老人

隔窗相望

对面朦胧的楼舍

尚有几盏未熄的灯火

也许灯下的孩子还在夜读

也许还有不眠的人

期待清晨的花红

我的思绪飞到故乡

坐在土炕上的父亲

默默听着窗外的雨声

田野里青青的麦苗

正翕动嘴唇

吸吮着春的恩赐

□ 翼 华

夜 雨

一夜细雨，淅淅沥沥，润物无

声 。 早 起 骤 晴 ，欣 欣 然 的 样 子 四

处闪烁，让人激动。

阳光照着蜿蜒的洮河水，春天

独有的气息，正在朦朦胧胧的绿意

中荡漾，清新、活泼、润朗。和煦的

微风轻轻拂过河岸边连片的杂木丛

林，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传来小鸟

热闹的啾啾声，带露的湿草闪闪发

光，豆花的清香缕缕不绝。河边里

的绿头鸭，梳理罢羽毛，领着小鸭子

在宽展展的河岸上晒太阳……

远山云雾缭绕，布谷鸟的鸣叫

有些低沉，细寻却怎么也看不见，

只看见静默在时光里的村庄依山

傍水，白墙青瓦，俨然有序，安逸祥

和。杏花、桃花爆满枝头，掩映着

村舍，间或有一两声鸡鸣在炊烟里

隐隐约约、清脆动听。

沿宽阔的公路往前走，一座微

波荡漾的湖水平缓安静地迎上来，

眼前的景象给人惊喜。几只野鸭

时而头顶盘旋，划过清澈的天空，

时而成对飞翔，一起一落间，身姿

优美舒展，湖面波光涟漪，形成一

幅和谐的自然画卷。

站 在 观 景 台 上 ，看 见 那 长 堤

和 木 桥 把 湖 面 一 分 为 二 ，湖 水 一

前 一 后 静 谧 得 像 两 面 光 亮 的 镜

子，倒映着层层叠叠的远山，倒映

着 舒 卷 、轻 盈 、飘 逸 的 白 云 ，倒 映

着 身 边 的 民 居 和 岸 上 的 游 人 ，于

寂静中似听得见湖里鱼儿吐泡的

声响。

这里是岷县西江镇浦洞村。

这里，曾是筑梦的地方。因为

水，清凌凌的洮河水。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与浦洞村

一河之隔的中寨镇古城村举行了

规模盛大的引洮工程开工典礼，人

们在这里宣示了大干苦干的决心。

如今，进水口的遗址仍在，坝

上的印记能寻，它们饱经沧桑，似

在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豪情

与厚重。在这片土地上，建设者们

怀揣梦想，操持“运土旱船”，筑坝

引水，一心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

的事迹感天动地。

在引洮工程遗址公园，反映当

年引洮上山的浮雕图像栩栩如生，

让人感慨万千。“万丈高山险又陡，

千年岩石挡路口。十万民工从此

过，岩石低头水长流”。伫立这里，

总会在清风拂面中隐隐闻到岁月的

沧桑。

静 静 地 坐 在 石 凳 上 ，湖 面 的

微风似乎带来远逝的气息。闭上

眼 睛 ，脑 海 里 闪 现 出 曾 发 生 在 这

里的一幅幅画面：人们因水筑梦，

战天斗地，挥洒汗水，最后在身边

流过的洮河水里洗去一身疲惫。

几年前，一对满头银发的老年

夫妇故地重访，作为引洮工程的建

设者，当年他们只有二十来岁，火

样的青春年华、炽热的引水梦想，

他们在引洮工地相恋相爱……为

了 圆 心 中 的 梦 ，他 们 不 辞 舟 车 劳

顿，一路颠簸来到了古城村，站在

了浦洞村。

洮 水 依 旧 哗 哗 奔 流 ，往 昔 的

建 设 工 地 熟 悉 又 陌 生 ，时 光 变 迁

向前。走在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

土 地 上 ，激 情 岁 月 里 久 远 的 记 忆

如 潮 水 涌 来 ，曾 经 传 唱 的 歌 谣 不

禁在心底喊出：“花果山、米粮川，

要 把 洮 河 引 上 山 ……”提 及 引 洮

工 程 ，他 们 抚 今 思 昔 ，满 眼 闪 亮 ，

激情澎湃。

如今，洮河水在陇中大地开枝

散 叶 ，造 福 人 民 。 一 渠 清 水 幸 福

长，老一辈望眼欲穿的心愿，正成

为美好现实。

浦洞村的湖，是引洮工程留在

这里的记号。

早年，紧邻湖水的洮河古城坝

因水深路险而远近闻名：河水在这

里打着旋涡深不可测，波涛汹涌起

伏回流，人行桥上腿脚打颤，当地

群众命其名曰“倒流渠”。洮河筏

子 客 从 上 游 摆 渡 至 这 里 ，闪 身 下

岸，水运的木料随即隐没渠中，好

半天不见踪影。

就 在 岸 边 ，当 地 保 留 着 一 年

一度赛唱洮岷花儿的传承。每年

花 儿 会 期 间 ，周 边 乡 民 云 集 洮 河

之畔，三五成群，或盘腿在光滑平

整 的 鹅 卵 石 上 ，或 席 坐 于 鲜 花 盛

开 的 绿 草 丛 里 ，抖 开 嗓 子 ，一 时

间，洮河两岸，花儿优美的旋律与

河水一起，向着远方浸濡渲染。

奔流的洮河给予这片土地勃

勃生机，滋润着从四面八方聚集而

来的人们的梦想。

□ 郎佐民

洮水滋润的梦想


